
 

“智能替人”到“人智联结”：

技术想象的展演与人机关系织造

— 基于 QQ群网络文案写手的观察

郭凌志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人机关系是智能时代的重要议题。但人如何能动地介入该关系

的织造中，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 QQ 群网络文案写手的观察，认为

技术想象是生产人机关系的关键。QQ 群写手借助隐喻叙事、专家身份塑

造及专业术语壁垒的方式重新构建了生成式 AI 的技术想象，并在技术想

象的再生产中将“智能替人”的敌对关系转变为“人智联结”的人机协作关

系。基于该个案，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概念，认为技术想象并非心理层

面的实然认知，而是日常行动之中的文化表演。从而通过这个概念说明人

机关系是嵌入社会行动网络的动态生成过程，其生产逻辑需置于人、技术、

制度共构的社会网络中理解。研究为人机关系的讨论提供了从社会表演

层面理解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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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掀开了自动化创作的新篇章，它将创作者从繁重的劳动中

解放出来，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职业替代的广泛忧虑。“智能替人”与

“人智协作”的争论指向人机关系这一议题。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技术

与人类均被视为能动的行动者，二者关系是在一个异质交织的网络中动

态生成的。蒂姆 ·英戈尔德（Tim Ingold）以“织造”这一具象概念加以阐

释：编篮过程中篮筐的形态并非由人将预设形式强加于藤条，而是在手指

与藤条的韧性互动中逐渐涌现。“织造”提供了一种反形制论的研究视

角。依此理解人机关系，有助于我们超越僵化的结构预设，将其视为在具

体社会情境中展开的动态对话和彼此纠缠的“力量场” [1]。

然而，“织造”如何发生？既成的人机关系能否重构？这些问题尚未得

到充分探究。基于个案，本文提出人机关系重构的核心在于技术想象的

再生产。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媒体或大众层面的想象构建，往往忽视

了个体如何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主动参与技术想象的生产与传递，并

由此介入人机关系的塑造过程。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这

一概念，尝试从社会表演的视角为人机关系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一、人机关系与技术想象

 1. 反形制论视角下的人机关系

人机关系的研究是人与技术的时代性探索。随着智能技术的兴起，

不少学者尝试将智能技术视作具有拟主体地位的行动者，并对人智关系

进行探索。如彭兰认为人在控制和驯化智能机器的同时，也深受智能机

器的影响 [2]。她将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归结为“人机协同”“人机交流”和

“人机共生” [3]。丁方舟和张多则借鉴技术现象学的视角，提出人机关系

的四种类型：驯化关系、诠释关系、它异关系和互构关系 [4]。

人机关系的探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哲理层面的固有分析，转向将关系

作为一种互动之中的涌现，从而“放回到生活世界中，在具体的社会情境

中探寻人与技术之间的动态形塑” [4]。玛丽·格雷（Mary Gray）在数字零工

的身上看到，人机协同过程不仅仅是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无间配合，有时

还需人工劳动为机器填补缺陷与不足 [5]。孔舒越发现算法扮演的角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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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并非由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意图决定，而是在诸多要素的共同参与中实

现的 [6]。这些研究延续着新物质主义“反形制论”的学术视角，反对将人

机关系理解为人或技术特性的单向决定，拒绝将两者置于主客二元的塑

造与被塑造框架内，从而强调人与技术在互动中不断涌现出新的能动性

与行为模式。在此脉络下，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涌现，关注其中蕴藏的主

体能动性，正是使人机关系这一经典议题不断延展新意的重要方向。

 2. 以技术想象切入人机关系

想象是人们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通过想象理解彼此，表达自身的预

期和希望，重塑日常互动与生活方式 [7]。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提

出“社会技术想象”，将其界定为“由特定机构和制度稳固支撑的集体持

有的公开展示的理想未来的愿景。这种愿景由社会生活形态与社会秩序

的共同理解激发，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得以实现和支持” [8]36。

想象体现着某种间性，由于其“超越了纯粹描述性话语的规范性纬

度” [9]，为人与技术的“对谈”提供可能。在想象中，技术不再以生硬的姿

态侵入人的生活世界，而是展现出灵活的可解释性 [10]24，使人能够基于自

身所处的社会情境，不断地思考和预演如何恰当地安置技术。如独龙族

女性将手机的社会技术想象与生命历程结合，从而获得新的社会生活秩

序 [11]。残障者通过技术想象将“为所有人设计”的数字媒介，打造成为指

向残障者自身的技术意涵 [12]。流动人口为监控构建出新的想象，使其成

为亲情维系的媒介 [13]。这些研究展现出特定人群如何通过“对技术形式、

内容、表现等方面的再创造” [14] 与自身生存发展相勾连，从而关注“想象

作为意义产生过程的动态性及其所形成的意义网络” [12]。

但人机关系的构建还发生在复杂的社会场域之中，意味着以技术想

象切入人机关系研究，需要考虑生成的想象如何传递并产生外部影响。

技术想象通常被视作意义争夺的资源。如 X光的技术想象在我国的传播

过程体现了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性转变的复杂交织 [15]。元宇宙的技

术想象背后是技术公司和公众关切之间产生的意义争夺 [16]。类似的研究

较多地关注国家、商业机构、公众媒体等主体，对未掌握充足话语权力的

普通群体关注不足。如果能够关注到普通人如何生产和传递技术想象，

也就能更进一步理解人如何能动地介入人机关系的生产之中，关注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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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施展恰恰是 STS研究的题中之意。关注“制造差异”而使事态发生

转变的能力，是 STS研究者共同的学术旨趣。

本文关注 QQ群写手的个案价值正在于此。他们的日常工作富含“文

化表演”色彩，借此不断生产并传播关于生成式 AI的特定想象，最终策

略性地重塑了自身与 AI的关系。当然，跳脱出技术想象本身，在更广阔

的学术视野下审视，以表演的方式构建和传递想象的做法，在文化人类

学领域已有探究。《烧纸》一书便认为，烧纸作为一种社会表演仪式，正在

不断传递与再生产中国民间基于“事死如事生”观念所形成的对阴间世

界的想象 [17]284。从这个层面而言，本文的努力在于将社会表演理论融入技

术想象的脉络里，提供微观个体参与人机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观察视角。

 二、QQ群网络文案写手与观察方式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QQ群网络文案写手”，主要业务包括企业文案

策划、自媒体内容撰写等。该名称源于其通过 QQ群承接文案任务的工

作方式。文案工作室通常通过淘宝、小红书、微信等平台发布“文案代

写”广告吸引客户，随后将订单转发至 QQ群，由写手自主选择接单。

客户多为企业文策人员、自媒体运营者或平台编辑，虽具备较强的文

字能力，但因工作负担重，不得不将部分任务外包。QQ群写手报价低

廉，一般为 8—50元/千字，远低于客户自身单位时间劳动收益。该职业入

行门槛低，申请者仅需通过 1—3次试写（每次约三百字）即可加入，无需

面试或严格背景审核。对工作室来说，扩大营收的关键在于增加订单量

和招募更多的写手，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抽成。因此，他们通常会降低写

手的准入门槛，尽可能多地吸纳新成员。这种低门槛的招聘策略，使得

QQ群写手成了一个几乎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客户们如果对文案有

高质量的期待，则会选择其他网络文案服务者或文案外包公司，只有那

些只求“不犯大错”“垒字数、碓篇量”的文案任务才会交予 QQ群写手。

生成式 AI指智能算法模型通过已有的相关文本进行概率性的认知

模拟，进而生成内容的技术 [18]。  2020年后，生成式 AI迅速发展，本应最

容易遭受 AI替代的 QQ群写手，却策略性地通过表演性实践，重构关于

这项技术的想象，将自身重新定义为“智能化写作服务提供者”，构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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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联结”的人机关系。

本研究自 2024年 2月启动 ，通过三个工作室负责人 ，加入 76个

QQ群进行观察。具体分为三个阶段，2024年 2月至 6月，在获得工作室

负责人允许的情况下“潜水”在 QQ群里，观察 QQ群写手日常的“接单”

和“完单”信息、工作谈话和日常闲聊等内容，参与 QQ群组织的各类文

案培训、讲座和交流会。2024年 6月至 12月，以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成为

写手，使用生成式 AI创作文案并获得“金牌写手”称号，其间开展深度访

谈，并请 30位写手每半月录屏一次工作的全程视频，以分析其 AI使用行

为。2025年 1月至 3月，在征得同意后进入写手家中，实地观察其工作环

境与真实生存处境。

 三、“智能替人”与职业意义的破坏

“快”是 QQ群写手区别于其他文案职业的突出特征。8号受访者曾

连续一个月，每日完成 8000字文案。在他家中，书桌上的节拍器滴答作

响，他要求自己每响必敲击一次键盘。一对残疾人夫妻共用一个 QQ号

接单，轮班写作昼夜不休。他们直言：“努力就是快，要快才有回报。”

“合二为一”不仅换来惊人的速度，更为他们收获更高分成和更多写作机

会。对写作速度的互相攀比，形成了迈克尔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

描述的“赶工游戏” [19]。客户对时间的要求极为苛刻，为了满足这样的要

求，工作室会根据写手过往的完稿速度，决定任务的分配。一些报酬丰厚

的任务往往被视为对“快手”的奖励。

然而，与极力强调“快”形成对比的是普遍被轻视的“质”。1号受访

者曾在 KTV里边哼歌边赶稿，误将歌词写入文案，交稿后却无人指出，反

因交稿快获得 A级评价。在职业生态学中，每一种职业都占据着独特的

生态位 [20]。从工作室招揽客户时强调的快速交付，到写手的考核、任务发

布，再到写手自身对工作完成的承诺，每一个环节都不断强化着“快”的

职业特征。这与那些“求得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雕细琢型文案写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快”虽为 QQ群写手带来了独特的生态位

置，却也使其在生成式 AI的冲击下显得尤为脆弱。

生成式 AI伴随着技术迭代而日益精进。曾经以写作速度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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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群写手已比不上生成式 AI的“一键生成”。写手订单锐减、收入骤

降。一个工作室曾在整月内仅接到 14单，总报酬不足 300元，却要支撑

29名写手的生计。

面对职业存亡危机，绝大多数工作室和写手将生成式 AI视作“敌

人”，开始强调“纯手工制作，无机器代劳”的创作理念，通过与生成式

AI划清界限，试图求得职业生存。当时，几乎所有工作室都为写手们下

达了一条工作红线，一旦发现写手使用 AI，即刻赶出工作室，永不录用。

为了追查 AI的使用，一些工作室开始使用 AI检测工具审查成稿。一些

更为严苛的工作室则要求写手在共享文档中进行写作，以便客户和工作

室负责人能实时看到写手们一字一词地输入。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写

作任务持续性地减少。有些写手一个月仅能接到一单任务。写手们开始

思考如何能与 AI结成“朋友”，如何将其纳入自身的职业体系里。

 四、想象的再生产与“人智联结”的关系再造

写作者们意识到，将 AI纳入职业体系必须界定其“文化身份”，并为

之确立恰当的职业定位。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通过一系列具有仪式性的

行动，重塑对 AI的技术想象，并构建起“人智联结”的新型关系。

 1. “做文案”中的关系隐喻

“写文案”已被“做文案”的提法取代。“快”不再是被推崇的首要职

业能力，如何理解和处理“人智关系”成为关键。为了确立自身在智能化

写作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写手们通过父母与孩子、弟子与哲人、裁缝与

布料三种隐喻，构建出新的技术文化叙事。

“父母与孩子”这一隐喻体现了写手对生成式 AI的“喂养”。写手需

要投入大量时间搜集、筛选和预处理材料，再将这些材料“喂”给 AI。有

写手说“要荤素搭配”，指需要合理配置不同类别资料的投喂比例。写手

所言的“营养很重要”则强调不能盲目投喂原始文本，必须经过人工筛选

与初步加工，以提升 AI生成结果的质量。如专攻品牌文案的写手 2号受

访者就积累了超过 6G的专业资料，并将其分类存储于二十几个命名生动

的文件夹中：“大白粥”指尚未整理、量大但质低的原始材料；“安格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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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代表经实践验证可用的优质文本；“毒蘑菇”则指那些曾导致生成结

果混乱或不可用的失效资料。写手将 AI视为需要“哺育”的“孩子”，而

自身则扮演提供养分、引导成长的“父母”。

“弟子与哲人”的隐喻聚焦于写手与 AI之间的提问互动。一位新手

写手曾感慨，生成式 AI如同孔子、耶稣或苏格拉底，虽无所不知却从不

主动开口，必须通过持续追问才能激活其智慧。这一比喻在写手群体中

引起广泛共鸣。写手们将自身视为“弟子”，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频繁提问

与 AI构建起良性的“师徒”关系。1号受访者每天甚至提问上百次，内容

远超写作范畴，包括问候同事、缓解疲劳，为退休母亲规划生活等方方面

面。在他看来，唯有勤于发问的“好弟子”，才能成为“好写手”。

“裁缝与布料”的隐喻突出体现在文本后处理阶段。在该环节中，写

手通常会要求生成式 AI产出数倍于需求的文本，以获取充足的“原始布

料”。然而，这些生成文本往往片段零散、逻辑薄弱，需要写手以裁缝般

的技艺进行拼合、修补、剪裁，才可形成最终稿件。有工作室负责人在培

训中强调，写手应该侧重于对现有材料的重组与优化。这一隐喻已深刻

融入写手的日常语言：当面对杂乱文本时，他们会抱怨“难以缝合”；若成

品不佳，负责人则会建议“重新裁切”。

这些隐喻的日常运用，实际上是写手们所进行的持续性的文化表

演。他们或许并未完全察觉，但这些隐喻共同构成了关于生成式 AI的文

化叙事，即 AI无法独立完成写作，必须与人类协同工作。然而这引发了

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如果 AI始终需要人类参与，为什么必须是这群写

手？为此，他们进一步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构建出诠释机构与智能专

家的叙事，试图在人智联结中奠定自身不可替代的地位。

 2. 诠释机构和智能专家塑造

维系职业地位必须宣称自身更具专业性 [21]，写手们的核心策略在于

将“人智联结”建构为一项专业成就。工作室将自己构建成生成式 AI知

识的诠释机构。它们通过征集写手使用 AI的算法故事编制工作手册，并

举办如“如何让 AI服务商品详情页”等主题培训。参加这些培训时，写

手总是格外关注，生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如 2号受访者的录屏

中曾记录了他当时参会的场景。当时，电脑屏幕被他分割成了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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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云笔记和讲座所重点关注的 Kimi三个部分。Kimi随着腾讯会议的

讲述而随时摆弄，网易云笔记则随着腾讯会议中 PPT的变化从空白变得

丰满。在一次次的听讲、发言、记录和回顾中，写手们对生成式 AI逐渐形

成共识，工作室也将自己建立为人智联结的教导员和相关知识的把关人。

工作室负责人还通过社交媒体强化这一专业形象。一位工作室负责

人每天在小红书、知乎和抖音分享 AI写作技巧，虽不直接推销服务，却

在内容末尾附上智能写作技巧分享群的二维码。群内发布带有大水印的

培训材料，强化工作室的品牌认知，塑造其智能写作权威地位。他尤其重

视回应群内提出的 AI不智能的问题，因为他深知“智能不智能”之时，是

客户敲门的时刻。以往客户仅了解工作室整体水平，而非具体写手。如

今，写手则必须凸显为智能写作专家。工作室要求写手撰写个人履历，明

确标注擅长的 AI模型、领域及智能写作经验。12号受访者提及当自己尝

试成为一名 QQ群写手时，一位工作室负责人曾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为自

己润色一份不足五百字的简历。负责人反复斟酌词句，仔细推敲表达。

但最终完成时却在简历下方注明：“以上皆由 AI根据个人文案工作经历

生成。”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客户传递 12号受访者是使用生成式

AI的专家，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3. 专业术语构建内外之别

乔安妮·布朗（JoAnne Brown）认为职业权威具有内在张力。从业者既

需展示专业能力以获得社会认可，又需垄断知识以维持排他性。这迫使

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专业语义系统，在不泄露核心知识的前提下展示专

业性，构成一道维持垄断与传播权威间平衡的软性壁垒 [22]。

QQ群写手正是如此。在参加关于向生成式 AI提问技巧分享会时，

原本以为“提问”是通俗易懂的概念，却在两小时内被“输出塑造器”“多

模态提示语”“涌现属性”“级联激活”等术语淹没。这些词汇对外行而

言晦涩难懂，却在写手群体中形成共识，成为内部共通语言。

许多工作室还要求写手在提交成稿时附上一份操作附录，详细列明

AI使用流程。以 6号受访者的某次任务为例，附录中充斥着模型名称、

参数设置和操作方法（如“Temperature值为 0.4”“Top-K值为 95”），并强

调通过了“抽象 -具体循环法”和“细节增强策略”进行优化，最终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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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字的生成内容中裁切出 2万字成稿。有趣的是，一位写手反复修改

附录仍未能通过，最终借助 AI将文本变为“更学理化、更让人看不懂”，

才满足要求。这体现了“内部开放化”与“外部黑箱化”的技术想象运作

机制 [23]。对内，写手共享技术细节；对外，则刻意强化技术使用的神秘性

与专业性，从而将“人智联结”塑造为 QQ群写手群体的专属能力，牢牢

掌握与 AI协作的“职业管辖权” [20]。

 五、“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提出

QQ群写手人机关系的扭转关键在于构建了新的技术想象。在承认

AI效率的同时，强调人的深度干预不可或缺，进而将这种干预本身复杂

化与专业化，宣称驾驭 AI需掌握其深层逻辑与精妙技巧。最终，通过构

建专业话语与技术壁垒，他们将 AI定位为一种必须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操

作的专业工具。由此，AI的角色从“替代人力”转为“需要（特定专业）人

力”，写手们借此稳固了自身在技术演进中的职业地位。

 1. 需要展演的技术想象

在职业社会学中，职业不仅是通过劳动谋生的身份，更是借助符号分

类与意义赋予，将自身与某些业务自然化和合法化的结果。安德鲁·阿伯

特（Andrew Abbott）强调职业者需要借助抽象知识在生态系统运作中确立

对某类业务的专属权 [20]。托马斯 ·吉恩（Thomas Gieryn）用“边界工作”描

绘科学家如何通过划定界限的方式获取阐释“特定现实领域”的职业权

威 [24]392-443。

在向智能文案服务转型的过程中，QQ群写手面临的核心命题是如何

获取社会信任并建立职业权威。为此，他们必须向外界证明“我能完成这

项工作”以及“只有我能完成这项工作”。斯蒂芬 ·希尔加德纳（Stephen

Hilgartner）认为这一证明需要巧妙地使用“信息控制”以及“舞台管理技

术” [25]。QQ群写手想要获得智能文案服务工作的职业管辖权，就不得不向

外界展示这项技术的魔力，以及这种魔力为什么需要专业的人士介入才

能得到完全的激发 [21]。

相比过去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技术想象的传播，QQ群写手显然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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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投射”他们想象的群体 [9]。但对于他们而言，自己的言谈举止就

是技术想象传达的媒介。他们在一次次地“接单”和“结单”中，以日常

工作实践的方式将技术想象向外界展演。

展演是社会学中常用的表述。欧文 ·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人的

社会互动视作舞台表演，认为个体通过精心管理自我呈现来塑造他人对

自己的印象 [26]。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吸纳言语行为理论将这种表

演理论更进一步推导至“过程中的主体”层面 [27]。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职

业实践及其表现的专业主义如何生产职业主体。本文在结合这些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概念，用以说明日常化的微观行动中

表现和传达的技术想象。

 2. “技术想象的展演”的观众与秩序

（1）作为与观众沟通和协商的展演

表演者通过刻意设计的行动，将身份认同、社会规范等抽象的概念转

化为可感知的符号序列呈现给观众。“没有观众就难以形成展演。 [27]”技

术想象也是展演者与观众的互动交流过程。观众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

通过反馈参与到“技术想象的展演”的意义传递中。

QQ群写手初遇生成式 AI时进行的是“逆向技术想象”的构建，试图

将这项技术描绘为处处不如人类，从而这项技术排除在职业系统之外。

但这样的想象显然没有收获客户的认可，使得这种想象成为一种自说自

话，“无法对物质的、社会的，或是制度行动产生影响” [23]。后来，写手转

而将 AI塑造为美好的技术愿景，才在客户认可的基础上，逐步推动了职

业权威的建构。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所运用的印象管理、剧班、前台和

后台等概念，就是为了说明展演本身就是展演者与观众的交流与协商，

展演必须考虑观众的在场。“技术想象的展演”也意在强调这一点，技术

想象的传达必须考虑这种想象能否获得其他关键主体的肯定，以及在多

大范围动员其他主体加入这种技术想象的共同构建中。

客户或许只是戈夫曼所言的“前排观众”，写手展演的技术想象还面

向其他类型的文案同行和更广阔的社会人群。QQ群写手的不少客户来

自文案同行的转介。这些文案同行和 QQ群写手的生态位不同，他们更

专注于少而精文案的创作，一旦遇到需要快速成稿、报酬又不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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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转介给工作室负责人。这体现了同行也加入生产这种技术想象的行

列之中。为此，工作室负责人从不宣称 AI能直接生成“精美、有传播力”

的文案，以避免威胁同行利益，破坏彼此的友善关系。

（2）技术可供性与职业场域中的展演秩序

“技术想象的展演”需立足于技术的可供性与自身职业场域，在二者

间寻找恰当的想象空间。技术的可供性既为想象提供可能，也构成其限

制 [28]。QQ群写手在展演技术想象时，始终离不开生成式 AI的具体功能

及其交互界面。例如在向客户说明 AI如何助力电商运营时，他们通过案

例和术语，详细演示如何上传资料、设计提示词，以生成直播话术、商品

详情页、客服回应乃至促销短信。“技术物和技术逻辑影响着想象力的

可及范围，限定了技术剧本在何种程度上被重新理解和编织。” [12] 一旦

展演脱离真实的技术基础，便难以取得他人的认同。如 7号受访者因在

附录中错误地将 ChatGPT特有的“画布功能”向客户说明为 Kimi的功

能，引发客户强烈不满，甚至质疑整个智能写作服务的可信度。此后该客

户再未购买智能写作服务。

尽管可供性提供了多种面向的可解释性，但“技术想象的展演”必须

根植于展演者所处的社会与职业场域。正如黄贺铂对MCN与直播平台的

研究所示，技术想象源于从业者如何在自身行业生态与技术可供性之间

建立联系 [29]。同样，QQ群写手在构思生成式 AI的应用时，也并未脱离其

原有的职业脉络。他们在想象与设计技术可能性的过程中，始终将过往

的客户需求、工作室运作模式等现实因素纳入考量。可以说“技术想象的

展演”，实际上是基于“想象的可供性”而进行的“职业情境化”的发挥。

（3）“技术想象的展演”呈现的特征

“技术想象的展演”依托人际互动展开，因而呈现出不同于行政或媒

体传播的特征。首先，以往研究常将技术想象视为“后验概念”，认为其

“对技术与社会碰撞的当下不敏感” [30]。但“技术想象的展演”则发生在

即时行动中，随每次互动细微调整，因而具有明显的时间敏感性与微观

演化特征。QQ群写手对生成式 AI的态度从排斥到接纳仅用半年，再到

形成“AI需专业介入”的共识也只用了数月。意味着研究者不必等待新

技术沉淀为旧技术之后才进行回溯式追溯，而是可以在技术落地的当下

观察并分析技术想象。其次，这一展演深深嵌入具体的互动情境之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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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临场感”。若技术想象仅停留于文字描述与言语讨论，往往难

以使人切身感知特定群体对技术的理解与体验。而通过展演，技术想象

能够在演示过程中将观众“带回”技术实践发生的现场，使人更易认同该

群体对技术的描绘与诠释。再则，“技术想象的展演”更具有双向性。展

演者的想象需获得观众认可才能持续，而观众的反应、提问甚至质疑也

会促使展演者调整其技术设想。这意味着展演者的想象必须在一定程度

上融合观众的认知，才能获得观众的支持。最后，“技术想象的展演”体

现的是一种外化形式的想象，相比于对技术的认知和期待，它更注重从

技术实践中捕捉那些显而未觉的表演性和仪式性活动，并相信这些活动

对于人和技术关系的生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意义流。

 六、总 结

本文通过观察 QQ群网络文案写手群体，探讨其如何借助“技术想象

的展演”将人机关系从“智能替人”织造为“人智联结”。如果说人机关

系依托于技术想象而生成，那么“技术想象的展演”揭示人类主动参与这

一关系建构的具体途径，表明人机关系是一种被“做”出来的社会现实。

社会表演理论中，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吸纳了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的

思想，将其纳入性别生产和性别关系构建的讨论中，提出性别是“做”出

来的 [31]。如果将这样的理解方式套用在人机关系的理解上，“技术想象的

展演”有助于将人机关系纳入互动生成关系的讨论中，将人机关系视作

嵌入人日常互动的“惯例性达成”。本文提出“技术想象的展演”，就在

于强调人机关系的“进行时”时态，将人机关系讨论的注意力从谁占据主

导的定性和归类式探讨，转向“如何共同相处”的互动过程。它既重视人

与技术各自的主体性，也关注关系得以生成的具体社会情境。

“做关系”也意味着人机关系置于广泛的异质、多元的行动者网络

里。该案例不仅包括写手与 AI，还融入了工作室、客户、同行等行动者，

共同编织成一张涵盖生计、雇佣、委托、竞争与合作等多重关系的复杂网

络。人机关系不应被简单看作独立存在的联结形式，而是始终嵌入在更

大的社会-技术结构之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生成式 AI的理解得以从一种超越社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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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自有逻辑”的“新兴技术”，回归到始终嵌入使用情境、并被人不

断塑造和赋予意义的“日常技术”的学术谱系里。它并非悬浮于生活世

界之外的技术奇观，而是已在具体实践、话语和制度中被持续驯化的技

术实体，从而为理解智能技术提供更具有生活世界解释力的理论路径。

 数据可用性声明：本论文主要采用民族志观察的研究方法，不产生或

分析任何数据，因此无论文关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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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GUO Ling-zhi
(School of Journalism,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intelligent  age.  However,
how human beings can dynamically intervene in the production of that relationship has not ye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re  the  key  to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QQ  network  writers,  who  reconstruct  the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of  generative  AI  by  means  of  metaphorical  narratives,  expert  identity,  and

terminology  barriers,  and  transform  the  hostile  relationship  of  "intelligent  for  human"  into  a

collaborative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  of  "human-intelligence  linkag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hostile relationship of

"intelligence  for  human"  is  transformed  into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of  "human-

intelligence  connection".  Based  on  this  case,  the  tex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erformance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rguing that the conveyance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through  daily  practice,  thus  illustrating  that  the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  is  not  a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but  a  dynamic  generative  proces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network,  and  that  the  logic  of  its  production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beings,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Its logic of production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a co-constructed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provides new thinking for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Generative AI,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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